
秋
風
起
，
菊
花
開
，
螃
蟹
正
肥
。
在
這
樣
的
金
秋
季
節
裡
，

最
為
風
雅
的
事
，
恐
怕
莫
過
於
觀
賞
菊
花
，
品
嚐
螃
蟹
了
。
如

果
有
這
樣
的
機
會
，
花
前
月
下
，
約
三
五
友
人
，
一
手
持
螯
，

一
手
執
杯
，
海
闊
天
空
，
肝
膽
相
照
，
這
也
是
人
生
一
年
一
度

不
可
多
得
的
樂
事
。
難
怪
自
古
以
來
，
多
少
文
人
雅
士
，
都
喜

歡
在
金
秋
時
節
吃
螃
蟹
。
清
代
文
學
家
李
笠
翁
嗜
蟹
如
命
，
他

每
年
都
要
準
備
一
筆
買
螃
蟹
的
錢
，
稱
之
為
﹁
買
命
錢
﹂。
宋

代
大
文
豪
蘇
東
坡
的
詩
句
中
有
﹁
但
憂
無
蟹
有
監
州
﹂
之
句
，

﹁
監
州
﹂
者
，
宋
朝
之
﹁
通
判
﹂
也
。
這
是
一
種
監
視
人
民
管

制
人
民
的
封
建
官
職
，
有
監
州
在
，
就
沒
有
人
民
的
自
由
和
民

主
。
如
果
人
民
身
邊
常
常
有
﹁
監
州
﹂
在
監
視
㠥
你
，
那
還
有

什
麼
風
雅
之
事
可
談
呢
？
所
以
蘇
東
坡
的
意
思
，
首
先
必
須
廢

除
那
種
封
建
的
﹁
監
州
﹂
制
度
，
然
後
吃
起
螃
蟹
來
才
有
真
正

的
樂
趣
！
蘇
翁
是
喜
歡
吃
螃
蟹
的
，
但
也
希
望
身
邊
沒
有
﹁
監

州
﹂
來
監
視
。

要
領
略
吃
螃
蟹
的
真
正
樂
趣
，
當
然
最
主
要
的
前
提
，
就
是

要
有
一
個
悠
然
自
得
的
生
活
環
境
，
一
個
無
憂
無
慮
的
舒
暢
心

情
。
反
之
，
如
果
一
個
人
鬼
迷
心
竅
，
庸
庸
碌
碌
，
或
者
臥
食

不
安
，
惶
惶
不
可
終
日
，
那
麼
縱
有
千
杯
美
酒
，
萬
朵
香
花
，

也
是
毫
無
樂
趣
的
；
什
麼
螃
蟹
吃
下
去
也
不
過
如
同
嚼
蠟
而

已
！
所
以
蘇
東
坡
的
﹁
但
憂
無
蟹
有
監
州
﹂
之
句
，
包
含
㠥
極

其
深
刻
的
現
實
意
義
！

中
國
內
地
的
螃
蟹
種
類
很
多
，
約
有
三
百
多
個
品
種
，
但
大

部
分
生
活
在
海
洋
裡
，
純
粹
在
淡
水
裡
生
活
的
只
有
二
十
多

種
。
我
們
通
常
所
吃
的
最
為
美
妙
的
螃
蟹
，
俗
稱
為
河
蟹
或
毛

蟹
。
這
種
螃
蟹
，
一
部
分
時
間
也
是
生
活
在
海
洋
裡
，
一
部
分

時
間
就
在
淡
水
的
江
河
湖
泊
裡
生
活
，
也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
半

鹹
半
淡
﹂
的
螃
蟹
，
在
學
術
上
則
定
名
為
﹁
中
華
絨
螃
蟹
﹂。

其
分
佈
地
區
非
常
廣
泛
。
北
至
遼
寧
，
南
至
廣
東
，
凡
沿
海
地

區
都
有
這
種
螃
蟹
的
出
現
。
沿
海
的
江
河
湖
泊
，
如
鴨
綠
江
、

遼
河
、
濼
河
、
白
河
、
黃
河
、
淮
河
、
長
江
、
錢
塘
江
、
甌

江
、
閩
江
和
珠
江
等
河
流
的
中
下
游
以
及
運
河
、
太
湖
、
洪
澤

湖
、
高
郵
湖
、
鄱
陽
湖
等
地
區
都
有
大
量
的
河
蟹
聚

集
。
過
去
在
杭
州
的
西
湖
，
由
於
風
景
優
美
，
蟹
螯
也

很
肥
，
遊
客
們
來
到
杭
州
，
就
非
吃
幾
隻
西
湖
的
螃
蟹

不
可
。
所
以
杭
州
西
湖
的
螃
蟹
也
就
特
別
聞
名
了
。
但

現
在
人
們
最
時
尚
的
是
吃
昆
山
陽
澄
湖
的
大
閘
蟹
。
這

當
然
是
一
種
非
常
肥
美
的
螃
蟹
。
但
現
在
有
一
種
追
求

﹁
時
尚
﹂
心
理
，
有
一
些
酒
樓
飯
店
甚
至
一
隻
陽
澄
湖
大

閘
蟹
賣
到
一
千
元
以
上
的
天
價
，
這
是
追
求
﹁
時
尚
﹂
的
市
場

消
費
怪
心
理
的
不
正
常
現
象
。
其
實
我
們
只
要
心
情
好
，
各
地

的
螃
蟹
都
可
以
嚐
一
嚐
，
不
一
定
要
吃
﹁
天
價
﹂
螃
蟹
。

吃
螃
蟹
的
季
節
，
最
好
在
中
秋
節
前
後
到
重
陽
節
這
段
時

間
。
因
為
這
個
時
期
的
螃
蟹
正
是
黃
滿
肉
多
頂
蓋
肥
，
最
宜
於

烹
食
。
南
方
人
吃
螃
蟹
，
講
究
﹁
九
月
圓
臍
十
月
尖
﹂
；
北
方

人
卻
喜
歡
﹁
七
尖
八
圓
﹂
的
﹁
高
粱
紅
﹂。
所
謂
﹁
尖
﹂，
即
雄

蟹
；
尖
臍
的
好
處
是
螯
大
。
所
謂
﹁
圓
﹂，
即
雌
蟹
，
圓
臍
的

好
處
是
黃
肥
。
根
據
各
人
的
嗜
好
習
慣
不
同
，
有
些
人
喜
歡
吃

﹁
尖
﹂，
有
些
人
喜
歡
吃
﹁
圓
﹂，
各
有
風
味
。
正
如
宋
代
詩
人

黃
山
谷
的
詩
中
讚
美
道
：
﹁
一
腹
金
相
玉
質
，
兩
螯
明
月
秋

江
。
﹂
要
領
略
螃
蟹
的
滋
味
，
﹁
尖
﹂
與
﹁
圓
﹂
都
必
須
嚐
一

嚐
。烹

食
螃
蟹
不
宜
用
過
多
的
配
料
，
更
不
宜
亂
加
油
脂
和
鹹

料
。
必
須
懂
得
一
個
﹁
淡
﹂
字
的
藝
術
。
所
謂
﹁
淡
﹂，
就
是

沖
淡
之
淡
，
是
淡
中
見
奇
之
淡
。
有
些
庸
廚
俗
客
，
烹
製
螃
蟹

時
，
用
了
許
多
配
料
，
把
味
道
弄
得
濃
濃
的
，
這
樣
反
而
將
螃

蟹
的
原
有
風
味
掩
蓋
了
。
所
以
懂
得
烹
飪
藝
術
的
人
，
吃
螃
蟹

多
用
猛
火
速
蒸
的
辦
法
。
就
是
將
肥
大
的
活
鮮
螃
蟹
︵
每
隻
大

約
半
斤
重
︶，
洗
淨
後
放
在
籠
屜
裡
去
蒸
，
旺
火
十
幾
分
鐘
就

可
以
了
。
蒸
好
後
取
出
裝
盤
，
邊
剝
邊
食
，
並
拌
以
適
量
的
薑

醋
淡
鹽
汁
就
可
以
了
。
另
一
種
吃
法
，
不
用
籠
蒸
，
改
用
淡
鹽

湯
煮
沸
數
分
鐘
後
取
出
來
剝
食
，
這
種
風
味
也
很
不
錯
。
總
之

這
種
邊
剝
邊
食
的
辦
法
，
應
該
就
是
最
﹁
風
雅
﹂
的
了
。
因
為

在
﹁
剝
﹂
的
當
中
，
悠
閒
的
生
活
情
趣
自
然
而
生
。
並
且
和
那

種
賞
花
飲
酒
，
談
笑
風
生
的
藝
術
境
界
是
很
調
和
的
。

當
然
烹
螃
蟹
的
方
法
還
有
很
多
種
。
在
食
譜
中
，
也
有
烹
蟹

羹
、
炒
蟹
粉
、
醋
溜
蟹
、
蟹
燉
蛋
、
剝
殼
蒸
蟹
等
等
，
不
一
而

足
。
其
中
尤
以
剝
殼
蒸
蟹
為
最
佳
。
其
方
法
是
先
將
活
螃
蟹
剝

殼
，
去
其
腳
爪
，
取
肉
取
黃
，
然
後
將
肉
與
黃
仍
置
於
殼
內
，

安
放
在
生
雞
蛋
上
蒸
之
即
可
。
也
有
人
以
南
瓜
肉
拌
蟹
黃
共

蒸
，
味
亦
奇
妙
！

B6

應邀來到尤溪，雖是行程中最
後一站，卻像赴約的情人一樣，
站在朱熹公園裡，就等待對方的
現身。解說員是個美女，滔滔不
絕。那幾天，老天爺也很眷顧，
一路上把嬌陽都收起來。初夏陰
涼，對於一個旅遊者而言，簡直
就是恩賜。對方終於現身了，不
是帥哥，不是美女，而是兩棵
樹，它們的名字叫「沈郎樟」。
有點意外吧。「沈郎樟」其實

就是樟樹。其之所以喚作「沈
郎」，是因為這兩棵樟樹是沈郎
小時候種下來的。據稱，「沈郎
樟」樹齡已有850年了，可見多
麼難得。問，何以叫沈郎？答
曰：乃公園的主人，大名鼎鼎的
朱熹也。始知，這兩棵樟樹為朱
熹小時候所種，「沈郎」乃他的
乳名。朱熹，又叫朱子，號晦
庵、晦翁、考亭先生、雲谷老
人、滄州病叟、逆翁是也。今
天，在福建很多地方，特別是在
尤溪，說起「沈郎樟」，可以說
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並肅
然起敬。
史書上載，朱子的學術思想，

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
統治階級的官方哲學，標誌㠥封

建社會意識形態的更趨完備。元朝皇慶二年（1313）復
科舉，詔定以朱熹《四書集注》試士子，朱學定為科場
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
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精神
支柱。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被贈予太師，追封信
國公，改徽國公。實際上，這只是官方記載。在民間，
朱子有「孔子第二」之尊奉，不同凡響。實際上，他一
生著述頗豐，被譽為理學宗師，乃理學的集大成者，曠
世大儒也。
據載，北宋宣和五年（1123），朱熹之父朱松任尤溪

縣尉，去官後寓居於邑人鄭義齋館舍。南宋建炎四年
（1130），朱熹在此誕生。另據傳，朱子父親朱松曾求人
算命。卜者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
兒，便是孔夫子。」不知這是真人真事，還是後人附
會，但無論如何，朱熹乃曠世大儒是事實。難怪朱熹逝
世後，寶元年（1253），宋理宗賜額「南溪書院」，由此
得名。書院內有塊方塘，為朱熹幼年讀書處。朱熹《觀
書有感》詩曰：「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其中的「半畝方

塘」即指此處。書院左側就是那兩棵「沈郎樟」，枝幹
參天，高約30米，樹圍分別為10.8米和7.8米，有詩為
讚：「毓秀鍾靈紫氣來，香樟儒聖親手栽。身價能留千
古樹，底鬚可作棟樑材。」這首詩為清代詩人所寫，可
謂眼光獨到，出手不凡。
應該說，一棵樹能夠以一個人的乳名被命名，並非偶

然。同樣的道理，一個人的乳名能夠以一棵樹的形式被
人傳頌，也非尋常。也就是說，只有不尋常的人和樹才
有這種緣分和可能，這是人和自然的一種默契。事實證
明，這兩棵樹不尋常，而這個人也非尋常之人。這兩棵
樹本身就與佛有緣，而朱子從小就與佛結緣。
幾年前，我創作長篇歷史小說《三平祖師》時始知

道，樟樹乃佛樹也，或說是一種佛緣甚深的樹。唐會昌
五年（公元845年），武宗皇帝廢佛汰僧，三平祖師帶領
僧尼避居九層岩。一日，烈日當空，路途艱難，正不知
何去何從之時，忽見沿溪水面有樟花浮動，大師闔首微
笑，曰：「樟花獻瑞，上頭定是好去處！」於是，僧徒
們歡呼雀躍，繼續前行。他們溯溪澗而上，進入三平
山。放眼三平，山水靈秀，風光不凡，果然是一處聚徒
傳教的好去處。大師來到九層岩「山鬼洞」（即毛氏洞）
前，將禪杖插入地裡。禪杖立刻化作一棵樟樹，大師就
在樟樹下打坐，閉目參禪，然後收服眾妖。值得一提的
是，以上所寫並非小說家言，也非本人杜撰，而是有史
為證。三平祖師乃唐朝一代高僧，位南禪正宗第十世傳
人，其在三平山即現在的三平寺弘法期間，與當時的漳
州前後兩任刺史交往密切，尤其是刺史王諷與三平祖
師，二人「談禪論易，深相印可」。正是因為如此，三
平祖師圓寂後，刺史王諷為他寫下碑記，史稱《王諷
碑》，上述描寫即源自於此。
樟花，在佛經裡被解釋為一種吉祥樹，並與佛有關，

因此才有「樟花獻瑞」之說，實際上，樟花開的時間很
短，可說稍縱即逝，難得一見。正是因為如此，才頗富
禪意，引領佛家進入禪悟境界，這樣的樹自然也非凡
樹。不過，令人更感興趣的是，作為曠世大儒，一代理
學宗師——朱熹，為何也會迷上樟樹呢？可見其中必有
玄機。果不其然，其中另有學問，也另有玄妙在裡面。

朱熹早年就出入於佛、道，31歲時師從當時著名的理
學家和教育家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專心儒學，成為程
顥、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本來佛、道、儒應該是
相通的，但問題是，當時的道學家有一部分人排佛，有
一部分人醉心於學佛，這就造成了矛盾，所幸朱熹師從
李侗是個理學家，不但沒有發生矛盾，李侗還非常欣賞
眼前這個學生，還替他取一字為元晦，從此，朱熹開始
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另外，朱
熹之父生前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雖皆是道學
家，卻也是醉心於學佛之人，這就讓朱熹對佛學也有深
入的研究，難怪他會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也難怪他會
喜歡上樟樹。其實，這也是天意。
我們到尤溪時，蟬已上樹了，但「知了」聲尚未響

起，儘管如此，當我站在「沈郎樟」樹下時，已經能夠
聽見聲音了，那是來自樹下的那一股清涼提醒了我，而
我對這兩棵「沈郎樟」其實也是非常仰望的，甚至有一
種很宗教很佛學的味道。這個季節正好是樟樹開花的季
節，我在樹底下已經能夠聞到淡淡的花香，那是一種樟
腦般的清香，可驅蟲，且永遠不會消失，夏天可安心在
樹底下乘涼，不必擔心會被蟲子咬。不過，樟樹花兒很
小，像撐開的小傘，不仔細看會認不出來，但它的香味
是沁人心骨和肺腑的，站在樹底下，香氣就會裹住你，
不讓你離開。此時此刻，樹底下已有一些樟樹花兒，呈
黃綠色，雖不太醒目，但已足夠迷人了。
我幾乎是被它的高大所吸引的，趕緊在「沈郎樟」樹

下拍了幾張照片，有點想要奔向它的感覺。我不知道這
是不是一種緣分，或者叫佛緣，但我知道，現在無論到
哪裡都已經很難看到這麼高大的樟樹了，何況這是在朱
熹故里尤溪，何況這是朱熹小時候親手所栽，何況它就
叫「沈郎樟」。我還在想，樟樹別名叫桴樹，為亞熱帶
常綠闊葉林的代表樹種，屬樟科的常綠性喬木。我想，
以後有關樟樹的介紹應該多一個名稱了，那就是「沈郎
樟」。一種樹木，在世界上的流傳與命名，有時候就是
這樣自然而奇妙。文化的滲透力就這麼堅強。我想像㠥
這兩棵樟樹開滿花的時候，整個尤溪應該都能夠聞到樟
腦般的清香吧。不，它應該飄得更遠。
樟樹之香無法複製，即使複製出來也是人工的，不像

它自然的體香。再說，樟樹之香凝重而不輕飄，另有一
種彌久的永恆，這讓我悟去了另一個道理，朱子之學問
其實也是無法完全學到的，即使學到也只是皮毛或只是
學到他的理論，而無法學到他的神髓。朱子之學問有如
樟腦般的清香一樣已擴散到空氣當中。正因為如此，後
世之人都可以沐浴到他的香味，這正是他的不凡和偉大
之處。不過，當我看到兩棵樟樹都有一根大柱子為它撐
㠥，像各自拄㠥枴杖一樣，我想，它們是不是老了，或
那兩根枴杖純屬多餘的擺設？據林業專家說，如此碩大
的香樟，在全國並不多見。該樹目前尚處於壯年階段，
堪稱「中國的樟樹王」，不勝感慨。

去河南鄭州時，與朋友一起順便去了離市
區約四十公里的雲台山，遊覽了名不虛傳的
紅石峽、泉瀑峽，朋友說，離這兒不遠的茱
萸峰是不可不去的，唐大詩人王維的那首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就是在此山有感而
作的。王維是我非常敬仰的山水詩人，此日
正是重陽，在這特殊的日子去看一個人，豈
不更好？頓時遊興大增，不顧疲勞即驅車前
往茱萸峰。
車子在蜿蜒的山路上開得飛快，兩邊的奇

峰峽嶺美不勝收，車不時地在山洞裡穿行，
數了數，一共約有十四五個，不一會，車行
至茱萸峰山腳下的入口處，仰頭看去，一座
山勢突兀的山峰橫空而立。朋友介紹說：這
就是王維的茱萸峰了，屬太行山系，在河南
省焦作市修武縣境內，海拔1308米，也是雲
台山的最高峰。
興致勃勃開始登山，登山不久就看見了漢

白玉塑成的王維像，神情俊朗、飄逸，對
㠥空寂的山林，他似乎在聽清脆的鳥鳴，
看皎潔的明月在頭頂走過。登山途中風光
無限，遠眺山峰在雲霧裡出沒，先後經過
了藥王孫思邈的藥王洞、古棧道，拜山門
處的關公塑像，過了天梯就是茱萸峰頂，
看過上面的真武大帝廟後，徑直來到王維
當年兀立的峰頂，放眼看去，群山莽莽蒼
蒼，殘陽如血，不禁遙想當年王維詩情勃
發的豪情。
不容置疑，王維是唐代傑出的詩人、畫

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他繼
承和發揚了謝數運開創的山水詩而獨樹一
幟，使山水田園詩的成就達到了一個高峰，
站在這裡，腦海裡情不自禁地湧現出他的那
些膾炙人口的佳句：「明月松間照，清泉石
上流」，「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人
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這些傳誦不衰、
才華卓異的名句是唐詩中的瑰寶。
那一年，王維才17歲，唐朝時人們都認為

九月九日重陽節登高是祛除一年霉運，祈求
每年萬事吉祥的好兆，每年九月九日重陽
節，人們都要登高遠眺，飲菊花酒佩茱萸
囊，王維這一年一人遠行進京趕考，九月九
時仍在異鄉漂泊，他懷㠥強烈的思鄉情懷登
上峰頂，極目遠望，面對起伏的群山，面對
滿山紅透了的茱萸，面對迎面吹拂的使人心
碎的秋風，使他無比思念自己的親人，「獨
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
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一首流傳千年
的詩就這樣噴薄而成，一首詮釋什麼是思念
的樂章就這樣由一個熱血少年譜就，也許至
今還沒有人能夠超越。
當年的這座雲台山主峰，因王維的詩而得

其名，從此茱萸峰名揚天下，象一顆星球般
熠熠發光。今日，一位熱愛王維詩歌的人能
沿㠥王維當年的足跡，體驗詩人當時的意
境，感受其質樸、深厚和精湛的藝術力量，
表達內心對這位傑出山水詩人的敬仰、崇
敬，感到無比的欣慰。

上月，朱山己瞻紀念館
展出的朱山己瞻、關良畫
作中，有一幅兩人合作
的作品。為此《新民晚報》刊發
了資深記者林明傑先生撰寫的
《曾經不被理解，終成一代大師
—朱山己瞻、關良合作作品首次
聯展》一文。由此聯想本人亦有
幸喜獲二位大師合作之作。其過
程頗為有趣，1997年盛夏，余赴
山己瞻老精華新村探望，便中山己瞻
老談及大暑正值荷花盛開，可否
去公園觀賞，一睹為快。我當然
欣然從命，次日清晨便偕同山己瞻
老去公園觀賞。小憩間，談及關
良畫作，古拙傳神，栩栩如生，
惟我無其作品為憾。山己瞻老說，
你沒有嗎？我送你一幅。我問山己
瞻老如何會有關良畫作，山己瞻老
答曰：關先生囑我畫小冊一套，
他即回贈我一幅作為交換。你明
天來，我找出來補景贈你。次日
去山己瞻老家的時候，該畫已展呈
桌上，經
許 久 思
索，山己瞻
老下筆補
景，十分

認真，例忠義堂匾時，為透
視準確還用鉛筆打稿，補
畢，山己瞻老當即用毛筆書寫
介紹信，並簽名蓋章，囑我
次日去關良處簽名蓋章。
次日赴關良府上，良公見

介紹信以及山己瞻老補景，
曰：山己瞻老補得如此認真用
心、渾為一體，此乃佳作
也。良公為使更加完美起
見，在忠義堂中再添加一紅
衣人物，然後簽名蓋章。如
此成珠聯璧合之作。
二位大師文革期間雖難以

相見，但通過吾輩來往傳遞
問好慰問，情深意長。現朱
山己瞻藝術館為紀念朱、關二
位大師作品展覽，僅見一幅
合作之畫，未免遺憾，故將
鄙人所藏此畫經過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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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的紀年不是很方便。比方用公元，今年是公元二○
一二年，你要說一百年前，就說一九一二年。一切都明白
了。但是用農曆，你只能說今年（二○一二）是壬辰年，
壬辰年是十二個甲子中的一個。由甲乙丙丁與子丑寅卯
（十二支與十干相配而成。甲乙丙丁等是十干，子丑寅卯
等是十二支。輪次相配出六十年年份。）這樣來紀年，在
古代已經是難得的創造了。據說這是自黃帝時開始用，很
古了，不容易。不過要回溯六千年，這六千年中就有一百
個甲子，用它來說明古代的哪一年，要說是第幾個甲子中
的第幾年，這個概念實在是不清楚，沒有現在用公元紀年
那麼明白。但在黃帝時期，能夠有這樣的紀年方法，已經
很難得。
現在人們一樣都採用公元紀年。公元紀年實在是簡單明

確得多。
不過我們中國人仍在用農曆。用農曆有一樣好處，就是

一年分若干個節令，與春夏秋冬四季的轉移相配合。比如

今年的十月廿三日，是農
曆年的九月初九，重陽
節。這一天是個節令，叫
做霜降。聽到這個節令，
人們自然會想：霜降了，
天氣涼了。農曆與春夏秋

冬四季的轉移密切配合，這與農業耕種很有關係。我們是
古遠的農業國，在農業的基礎上發展了我們的農曆。
農曆使我們直接感覺到四季的進展。
農曆的生活氣息很濃。端午節到了，大家以龍舟競渡；

冬至了，準備過節，也準備過年了。過農曆年，家家戶戶
會準備些糕點（以往常常是家家戶戶自己做，熱熱鬧鬧，
更有氣氛。）現在，我就想起了幾十年前在家鄉時的情
景，是小城鎮。那時我們家，冬至到了，就做湯丸吃。那
時做的湯丸實在很簡單，有時甚至不包餡子，用糖水煮就
是了。不過我這裡回憶起的吃湯丸，還有一層意思，就是
過年了，是大家團團圓圓的時候了，湯丸，就象徵團團圓
圓。那時我們家鄉還有個習俗，就是如果家中有人外出未
回，就留一份湯丸給他吃。這份湯丸，吃起來情味就特別
濃了。
現在，在香港，大城市的生活豐富多了，人們天天在吃

這個吃那個，大概沒有多少個家庭仍然在這日子忙㠥做湯

丸了。大城市生活的改變，使農曆節日的情趣也一天天沖
淡了。現在，也許大多家庭仍然重視這樣的日子，覺得節
日來了，該過得隆重些，熱鬧些，那麼，就一家子到菜館
裡好好吃一頓吧。這樣的一頓，可能吃得更香更濃，但是
那情味就與在家中忙一頓不同了，淡了。
希望在大多家庭裡，過年過節的傳統氣氛仍然保持㠥，

過得特別有意思。
過年（農曆年），傳統上是大家互相拜訪，恭賀一番，

祝福一番。一家大小，在相互拜訪中更親近一些，歡樂一
些。在我記憶中，那時過年，這種熱鬧氣氛還是有的。現
在還有那麼熱鬧嗎？很難說了。現代化生活有許多方便
處，比方打個電話，拜拜年，高高興興談一通，也算是個
意思了。如今現代化生活的交通，比以前方便得多了，坐
地鐵，老遠的地方也很快可以到。不過打個電話更方便，
那就打電話吧。
也好，大家打電話，也是現代化城市的一種熱鬧，帶來

的也是歡樂氣氛。
這些日子，過重陽節了（九月初九，陽曆十月廿三日。

這一天霜降）。不過香港的天氣很暖，這時候大概仍感受
不到霜降的寒涼。即使到了過冬至、過聖誕節的時候，香
港的日子往往還是很溫暖的。祝大家過的都是溫暖的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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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節，去看一個人

遊 蹤 ■宋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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